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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5奥斯卡**导演奖得主伊尼亚里图 鼎力推荐
●一个自闭症女孩，却拥有奇异天才。
●她一手挽救家族金枪鱼厂，却陷入**环保组织与跨国资本的“围剿”⋯⋯
●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探寻与众不同的自由！

 

内容简介

这是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一个自闭症女孩的神奇故事。 

伊莎贝尔从美国赶回墨西哥故乡，接管死去的姐姐留下的家族企业“宽慰金枪鱼罐头厂
”。在破败的家里，她遇到一个浑身污泥、不穿衣服、不会说话的野孩子——那竟然是
她从未知晓的外甥女卡伦。卡伦患有自闭症，被视为智障。 

在伊莎贝尔阿姨的耐心照顾和悉心教导下，卡伦自由自在地成长。她拥有超乎寻常的记
忆力、理解力和专注力。她热爱大海和动物，能像鱼一般在海里穿梭自如，有一种认知
海洋生物的特殊本领。但是，她必须学习经营金枪鱼厂这一如屠宰场般的生意。 

卡伦研发出一种更环保、人道的金枪鱼捕杀方法，使得宽慰金枪鱼厂摆脱危机，一时被
全球企业疯狂追捧，但也引来*的环保主义者的误解和追杀⋯⋯ 

《在世界中心潜游的女孩》是墨西哥家喻户晓的剧作家萨维娜�贝尔曼创作的第一部长
篇小说。她用尖锐、幽默的笔触，用一个奇特的成长故事探讨自闭症人格、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国际贸易等种种问题，塑造了卡伦这个行为滑稽怪异、特立独行、可爱又坚
强的女性形象。 

t'>目前，萨维娜�贝尔曼还担任墨西哥一档名人访谈电视节目主持人。



作者简介

  

萨维娜�贝尔曼
，墨西哥家喻户晓的剧作家、记
者和电视节目主持人。1954
年生于墨西哥城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学生时代在伊比利亚美洲大学攻读心理学和墨
西哥文学。 

她的写作以幽默、讽刺性著称，除了深受家庭背景影响的犹太主题外，主要以女性观点
出发，多方剖析诸如专制、暴力、歧视、偏见等两性之间纠结复杂的关系，也探讨人类
与动物
不同物种之间
的关系。她创作的剧本曾四
度荣获墨西哥国家编剧奖、胡安�路易斯�德�
阿拉尔孔戏剧奖、新闻作品两度荣获墨西哥国家新闻奖。她编剧并制作的电影《后院》
代表墨西哥参加2010
年奥斯卡*外语片奖角逐。此外她还为目前两位墨西哥著名导演阿尔方索�卡隆（《潘神
的迷宫》制片）、亚历杭德罗�G. 
伊尼亚里图（《鸟人》导演，2015
年奥斯卡*导演奖得主）分别创作了电影剧本《爱的历史》和《光》。 

《在世界中心潜游的女孩》是萨维娜�
贝尔曼在2010
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迄今已被翻译成十多种文字，在三十三个国家出版，并在德
国、法国获奖。 

目前，萨维娜�贝尔曼还担任墨西哥一档名人访谈电视节目主持人。 

媒体评论

萨维娜�贝尔曼是天赋异禀的墨西哥剧作家和小说家。她的《在世界中心潜游的女孩》
偷走了我和大家的心。这个让人卸下防备的野孩子，坐在墨西哥一座小渔村的沙滩上，



对着大海大吼，慢慢地学习探索，全然沉浸在她所强烈感受到的世界里。卡伦�涅托从
一个不会说半句话的自闭症女孩，变成金枪鱼捕鱼船的船夫、潜水员、海洋生态学家、
商界女强人、环游世界的旅人，她的遭遇带给每个读者难以忘怀的欢乐、愉快和悲伤。
我们仿佛潜进了那个敏感脆弱、变化万千的世界里。
——墨西哥作家劳拉�艾斯基韦尔 ，《恰似水之于巧克力》作者

她偷走了我的心。她叛逆，不解世事，才华洋溢。我无法将她从脑中抹去。这是一个令
人难忘的故事，探讨与众不同的自由。
——西班牙作家安娜�玛利亚�马图特，2010年塞万提斯奖得主

——墨西哥作家劳拉艾斯基韦尔，《恰似水之于巧克力》作者 

她偷走了我的心。她叛逆，不解世事，才华洋溢。我无法将她从脑中抹去。这是一个令
人难忘的故事，探讨与众不同的自由。 

  

——墨西哥导演亚历杭德罗�
伊尼亚里图（《鸟人》导演年奥斯卡*导演奖得主）

显示全部信息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就像我的阿姨伊莎贝尔后来告诉我的那样，她从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来到了锡那罗亚
州的马萨特兰，来继承遗产：一家名为宽慰的金枪鱼罐头厂。宽慰金枪鱼厂。正如若干
年后一位销售技术专家所说的，这恐怕是全世界捕鱼业中最不恰当的一个名字了。
  有一天，一架飞机停在马萨特兰小小的机场上，它的机身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亮，
我的阿姨伊莎贝尔从上面走了下来，她穿着白色的裤子和白色的麻衬衫，头上戴着一个
帽檐很宽大的草帽，脸上架着黑色的大墨镜，在走过机场跑道的时候，她一直用右手扶
在脖子后面，好让那个大草帽不要被风吹走。
  她直接从机场来到了工厂。那就是她价值三百万美元的遗产。工厂足足占据了两个街
区，里面有两座巨大的水泥建筑群，还有一幢玻璃房子，工厂从街上一直延伸到码头边
，码头一共有四个，呈平行状分布，这些码头也都是工厂的，二十艘捕鱼船就停靠在码
头边，在水面上漂荡。
  我的阿姨咒骂了一声这个工厂。因为这里面散发着一种混合着硝和死鱼的味道。
穿着白色亚麻衣服的她走进第一个水泥建筑群，这楼里没有窗户，她在工作桌旁停下了
脚步，一群苍蝇盘旋在桌子上方，发出嗡嗡的声响，八张桌子被拼在一起，工人就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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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的工作台上有条不紊的把鱼开膛破肚。
  她抬起眼睛看着上方的那群苍蝇，问道：
  该死的，他们为什么不用杀虫剂？
 
因为这些金枪鱼，她的向导答道，杀虫剂里的化学物质会进入到金枪鱼体内的，夫人。
  这时阿姨勇敢的低下了头。
  女工人们熟练的在桌上除去鱼的内脏。一个人在鱼的一侧砍上一刀，将鱼剖开，仿佛
是从侧面拉开拉链打开鱼的肚子一样。接着鱼被传给另一个人，那人双手都带着粉色的
橡胶手套，她将手伸进鱼肚子里，把双肘以下的胳膊全部都埋了进去，然后猛地一下将
里面的内脏全部掏出来并且扔到桌子前方的地上，那里已经堆积了很多的内脏，有红的
，粉红的和紫色的，铺满了地面。第三个人则一刀将鱼头砍下来，并且扔到旁边的一个
桶里。

  我的阿姨伊莎贝尔感到一阵恶心，她捂着嘴，连忙移动穿着白色高跟凉鞋的双脚跑开
，木头鞋跟叩击着地面，地上积满了泛着泡沫的粉红色的水，那是海水跟金枪鱼的血混
合形成的，她冲进了一个洗手间，里面盘旋着上百只苍蝇，这里面除了死鱼味之外，还
泛着一股新鲜的大便味，还没来得及走进厕所，她就在一个洗手池里呕吐了。    就像
我的阿姨伊莎贝尔后来告诉我的那样，她从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来到了锡那罗亚州的
马萨特兰，来继承遗产：一家名为宽慰的金枪鱼罐头厂。宽慰金枪鱼厂。正如若干年后
一位销售技术专家所说的，这恐怕是全世界捕鱼业中最不恰当的一个名字了。    有一
天，一架飞机停在马萨特兰小小的机场上，它的机身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亮，我的阿
姨伊莎贝尔从上面走了下来，她穿着白色的裤子和白色的麻衬衫，头上戴着一个帽檐很
宽大的草帽，脸上架着黑色的大墨镜，在走过机场跑道的时候，她一直用右手扶在脖子
后面，好让那个大草帽不要被风吹走。    她直接从机场来到了工厂。那就是她价值三
百万美元的遗产。工厂足足占据了两个街区，里面有两座巨大的水泥建筑群，还有一幢
玻璃房子，工厂从街上一直延伸到码头边，码头一共有四个，呈平行状分布，这些码头
也都是工厂的，二十艘捕鱼船就停靠在码头边，在水面上漂荡。   
我的阿姨咒骂了一声这个工厂。因为这里面散发着一种混合着硝和死鱼的味道。
穿着白色亚麻衣服的她走进第一个水泥建筑群，这楼里没有窗户，她在工作桌旁停下了
脚步，一群苍蝇盘旋在桌子上方，发出嗡嗡的声响，八张桌子被拼在一起，工人就在这
长长的工作台上有条不紊的把鱼开膛破肚。   
她抬起眼睛看着上方的那群苍蝇，问道：    该死的，他们为什么不用杀虫剂？    
因为这些金枪鱼，她的向导答道，杀虫剂里的化学物质会进入到金枪鱼体内的，夫人。
    这时阿姨勇敢的低下了头。     女工人们熟练的在桌上除去鱼的内脏。一个人
在鱼的一侧砍上一刀，将鱼剖开，仿佛是从侧面拉开拉链打开鱼的肚子一样。接着鱼被
传给另一个人，那人双手都带着粉色的橡胶手套，她将手伸进鱼肚子里，把双肘以下的
胳膊全部都埋了进去，然后猛地一下将里面的内脏全部掏出来并且扔到桌子前方的地上
，那里已经堆积了很多的内脏，有红的，粉红的和紫色的，铺满了地面。第三个人则一
刀将鱼头砍下来，并且扔到旁边的一个桶里。
    我的阿姨伊莎贝尔感到一阵恶心，她捂着嘴，连忙移动穿着白色高跟凉鞋的双脚跑
开，木头鞋跟叩击着地面，地上积满了泛着泡沫的粉红色的水，那是海水跟金枪鱼的血
混合形成的，她冲进了一个洗手间，里面盘旋着上百只苍蝇，这里面除了死鱼味之外，



还泛着一股新鲜的大便味，还没来得及走进厕所，她就在一个洗手池里呕吐了。   
还有最糟糕的事情在等着我这位优雅的伊莎贝尔阿姨呢。    一辆出租车将她送到一个
小村子里，村里有很多矮小的水泥房子，柏油马路上布满了小孔，强烈的太阳把地面晒
得如同钢铁般闪耀着光芒，她在一栋房屋前下了车，这房子是我的曾祖父，也就是她的
祖父留给她的遗产。    屋子的前方是一片干枯的黄色草坪，还有高大的棕榈树，长
长的叶子也是干枯且萎靡的低垂着，房屋是白色的，是一幢法国风情的洋楼，有两层楼
，屋顶上还骄傲的立着些城垛，可这屋子已经破败不堪。屋里的地面是大理石的，上面
还有黑白色如同棋盘一般的格子，房子里很阴凉，但是房顶已经毁损了，一条钢制的横
梁垂在空中，窗户上的玻璃不是不见了踪迹便是四分五裂，窗沿的木头也已经朽坏。这
是我曾祖父，也就是宽慰金枪鱼厂的创始人，在19世纪时建造的一幢法式小洋楼。    
在卧室里有一扇朝海的大落地窗，可双人床上的两床被褥已经腐烂了，其中一床褥子的
中央位置还破了一个洞，它也就由此变成了一群红蚂蚁的老巢，蚂蚁通过这个洞出入，
顺着四条床柱爬下来，并且通过四条狭窄的门缝爬到四条走廊里，再慢慢爬进二楼的十
二个房间里。    于是，在这第一个晚上，我的阿姨就睡在从客厅找到的一个吊床里，
她将吊床固定在两根希腊    
多利安式的柱子之间，旁边又是一个没了玻璃的落地窗，从那也能看到海。    据伊莎
贝尔阿姨后来跟我讲述，半梦半醒之间，她听到了一阵脚步声，然后就感到有热气吹拂
在她的鼻子上。    她吓了一跳，张开眼睛，看到面前站着一个头发乱糟糟，遮住了半
张脸的家伙。那是个赤身裸体，看起来肤色很深的小家伙，大大的眼睛在蓬乱的头发后
若隐若现，这个像野人一样的小家伙定定的打量着她。   
你是谁？伊莎贝尔阿姨低声问道。    那个小东西退后了两步。    
伊莎贝尔阿姨连忙从吊床上坐了起来，那个小东西又向后退了两步。    伊莎贝尔阿姨
往前走了两步，那个小家伙便跑了起来，因为不仅伊莎贝尔阿姨怕她，看起来这个家伙
更加怕伊莎贝尔阿姨。    伊莎贝尔阿姨看着她就像一个影子一般，在深蓝的夜色中
沿着楼梯往下跑进了地下室，她还听到她用门闩锁上了木门，还听到有东西在地下室的
墙上碰了个粉碎，发出巨大的响声，据伊莎贝尔阿姨说，那声音持续了两到三小时，有
时还掺杂着可怕的嚎叫声，她被这声响闹得很是紧张：她在行李箱里拿出一瓶威士忌，
躺在吊床上大口喝了半瓶，但即便是这样，那声响还是弄得她没法入睡，直到清晨的时
候，在传出最后一声嚎叫和敲击声之后，才总算平静了下来。    她醒来的时候，地上
的大理石和白色的墙面映着中午的阳光，从厨房传来一阵干巴巴的连续敲击声。    那
是胖姑娘弄出来的，她是这屋里的佣人，她正在用碾磨机磨咖啡豆。这个家里的两个女
人打了个招呼，胖姑娘将咖啡粉倒入一个杯子里，里面装满了刚烧开的开水，然后再通
过过滤器将咖啡倒到另外一个杯子里，接着她又过滤了一遍，一切都在无声无息中进行
，虽说这两个女人是在他人介绍下才刚刚认识彼此的，可她们却一起坐在桌前，立刻就
开始罗列急需购买的必需品。    食品和急需的清洁用品，还要罗列一张清单说明必须
聘请哪些人员。一个园丁，一个仆人还有一个司机，这些人都是长期需要的，另外还需
要一个除蚁工人来工作一周，一个打磨地板大理石的工人来工作一个月，还需要十二个
泥瓦匠来工作两个月，得要翻新墙面，给窗户配上玻璃，他们还得负责把送到的家具从
货车上搬下来，运到屋里。    过了一阵，阿姨在桌边站了起来，点了一根烟，斜靠
在炉边，将前一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胖姑娘。   
啊，是那个姑娘，胖姑娘静静的笑着说道。    那个姑娘？  
她住在这里。没人告诉您吗？    谁会告诉我呢？     当然是您的姐姐。    



胖姑娘还是静静的笑着：    您的姐姐真的忘记把这个姑娘的事情告诉您了吗？    
在她去世前我没跟她说过话。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好。    啊，是这样。  
为什么那个姑娘住在这里呢？    胖姑娘在思考了一会之后才回答：    
因为您姐姐仁慈吧，我想。    在厨房的墙上钉着一根钉子，一把刀挂在上面。伊莎贝
尔阿姨拿起那把刀，同胖姑娘一起下楼梯来到地下室，在地下室的门后，有一个黑乎乎
的酒窖，里面弥漫着难闻的味道。酒窖里摆满了断裂的木头，破碎的家具还有碎了的瓶
子，一束光猛地从一个角落射过来，刺得她睁不开眼睛：在一面墙上，有一个狭小的洞
口，光便是从那里射进来的，这个洞口正对着安静的大海，旁边一小块地       方
被木头围了起来，透过围栏最偏远的一角，可以看到那个小家伙正站在海里，海水没到
了她的腰际，在蓝绿的大海中，她瘦小得就像一条黑线一般。    小家伙沉到海里，不
久后又浮了上来，手里还拿着一个不断跳跃着的红色东西，那是一条红色的鱼，鱼从她
手里滑落，又回到了海里。远远传来她哈哈大笑的声音。   
她看起来很开心，阿姨说。    是啊，没错。她不是开心，就是生气，要么就是在发
疯。她没有别的情绪了。您要我叫她吗？    叫吧。    
胖姑娘将两根手指放到嘴边，像赶马人一样吹了声口哨。    黑黑的小姑娘转过身来看
到了她们。她慢腾腾的朝她们走来。每走三步，她就惊恐的停顿一下。    她不会说
话，胖姑娘说，只会乱嚷嚷。她不用餐具吃饭，只会用手吃，给她什么她就吃什么，或
许还会自己吃些湿沙子。她每天就呆在地下室里，或是海边那个围栏里，但总是赤身露
体的。除了我以外，她害怕所有人，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她还是挺温顺的。   
胖姑娘微笑着，说道：    温顺的跟一只小狗一样。     在阿姨的命令下，胖姑娘
将小家伙带到主卧室的大理石浴缸里去洗澡。她用刷地板的刷子和刷盘子用的肥皂将小
姑娘狠狠的洗了一遍，直到把她身体外面那层脏东西完全洗干净，露出粉红色的皮肤为
止。小家伙头发也脏得厉害，而且粘成一团，阿姨只能放弃已经为她设计好的发型，让
人用剪刀把她的头发从头皮发根处剪断，接着阿姨本人又用剃刀给剃了一遍，而泡在浴
缸热水里的小东西只会疯疯癫癫的吐着口水。    她就这么光着头，赤裸着身子，被人
从浴缸中拽出来，然后佣人们又将她嘴边的唾沫擦干净，把她按在一张椅子上：她的膝
盖跟大腿一般粗细，身体极为干瘦，上身的肋骨根根可见，手和脚上的指甲就跟蜗牛一
样卷在身上。   
为了剪掉这些指甲，佣人们不得不用上泥瓦匠的钳子，那钳子通常是用来绞断铜线的。
    我的阿姨看着这个小家伙，她现在光着头，变得干干净净的，身上散发着洗餐具的
肥皂味，眼神呆滞，就在这时，阿姨在她背上看到了一道溃烂的伤痕。这伤痕从她的右
边肩膀开始，一直延伸到左腰上。除此之外，她还在这小东西的左边大腿上看到了另外
一道长长的伤疤。还有在小家伙右边的胳膊跟左边的胳膊上，都有很多圆形的伤疤。 
她吓了一跳。   
她的眼睛对上了女孩痴傻的眼睛。女孩的眼睛是绿色的。清澈的绿色。   
就跟阿姨的眼睛一样。    阿姨点了一根烟，把胖姑娘叫到主卧室里。    
胖姑娘，说说看，再跟我说一遍为什么这个小东西住在这里。   
说实话，谁知道呢。每当人们问我的时候，我就回答说是因为您的姐姐怜悯她。   
请您再跟我说一遍，她这样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    据我所知，她这一辈子都在这
待着。我到这里的时候她就已经在这屋里了。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在地下室和她海边的
围栏里，有客人来的时候，     您的姐姐就让我将她带到放柴火的小屋里去，那个屋
子在园子的最里面，这样的话，客人们就不会听到什么奇怪的声响了。   



伊莎贝尔阿姨缓缓的吐出烟圈。    有人打她吗？她问道。  
您是说您的姐姐吗？   
或者是您。或是其他人。请您告诉我，是谁在她身上留下这些伤痕的？   
不是我，胖姑娘为自己辩护。    那就是我的姐姐？我的阿姨努力寻求着真相。    
 有时候夫人会打她，胖姑娘扭过头去看着另一个方向答道。她把她关在一个小房间里
，用皮带       抽她，就用有皮带扣的那一头，我听到这姑娘的叫声，也只能继续
做饭，要不我还能怎么样呢？    伊莎贝尔阿姨继续抽着烟，透过窗户盯着大海。  
胖姑娘继续说到：    她生下来就不对劲，我想大概是因为这个吧。    
怎么不对劲？    傻子。您看到了，智障。     这又怎么样呢？    
因为这个您的姐姐就对她非常失望，因为这个就揍她，而且将她这一辈子都关在家里。
    那些可是烧伤，我阿姨说。打一个女孩这件事情已经很可怕了，还要拿东西去烫她
：蓄意烫伤一个女孩的人可是得进监狱的。    胖姑娘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后，她低声说道：    其实是这样的。如果像这个姑娘一样每天躺在地上睡
觉的话，是会被蟑螂咬到的。她身上的一部分伤疤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阿姨哼了一声。她又问了另一个问题。 
我姐姐要去世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个姑娘叫过去告别？    胖姑娘低下头：     您的
姐姐是个心肠很硬的人，请您原谅我这么说。她是一个人过世的。在患上栓塞之后，她
的身体就变得非常僵硬，她走路的姿势很奇怪，先迈开一条腿，过了很久之后才迈另一
条腿，她的双手也是僵硬的，就连呼吸对她来说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这样，她还让
金枪鱼厂的两个工人将她扶到吉普车里，自己开车顺着公路进了山。后来警察说，根据
路面上的痕迹，在高山上一个大转弯处她还继续直直往前开，仿佛还有路通往前方似的
。    阿姨请求她说：     继续说下去，胖姑娘。     后面就没什么可以多说的了
。很久之后人们才在山底找到了她的遗骸，她掉在一堆仙人掌中间，找到的时候就已经
只剩下骨头了。而且连骨头都     不是完整的。只剩下了肋骨，头骨，手臂的骨头和
手指的骨头。其他什么都没了。肉可能是被鹫吃了，其他的骨头有可能是被狼叼走了。
    这可能是在我们家族血脉里流动着的吧，伊莎贝尔阿姨说。    
您指的是什么，夫人？    我说的是心肠硬这一点。她的骨头被埋葬了吗？     人
们把她葬在了花园里，但如果您看到墓碑的话会发现上面就只写着她的名字。没有十字
架，什么都没有。我们不知道她的宗教信仰是什么。    她不信仰任何东西，伊莎贝尔
阿姨说。我们聂托家族都不信仰宗教。请您好好想想，再回答我这个问题，胖姑娘。 
好的，夫人。    她是我姐姐的女儿，对吗？     那个小家伙？    
对，那个小家伙。    胖姑娘没有立刻回答这个问题。     不，她说。您怎么会这
么想呢。如果是的话，夫人以前总应该会提到的，您不觉得吗？但她从来没说过。    
我阿姨是什么时候拿定了主意，认为这个小东西是她的侄女的呢？我不知道。但她就这
么认定了，而且开始努力将她变得像一个人类。      
首先，她努力让我说出第一个单词：    我。     我。     我。     她牵着小东西
的手，将她带到了海滩上，她在炙热的沙上铺上了一块红布，让小东西坐在那里，小家
伙膝盖蜷在胸前，面对着风和大海，她大概在说着“我”，“我”这个单词。    在
1978年的8月21日，一个小家伙面对着大海，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呼喊着“我”这个字，她
四肢健全，光着头，穿戴齐全，甚至还穿了长袜和皮凉鞋，“我”就这样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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